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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流行歌曲是大众情感性别观念的符号表征。当代女性形象的自我矮化倾向，作为一种特
殊性别文化现象，在流行歌曲中有着最典型的体现: 女性自我物化，自我自限，自我鄙视。在这种当代
性别文化的异形编码背后，是文化多层面的作用力，其中性别文化的符号定型力量与当代文化中的性

别符号消费的困境是其主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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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作为性别符号的歌词与“美”

“女性”和“美”，并不是两个互相包含的范畴，但在自
古以来的性别文化中，“女性”与“美”这两种符号身份常常
被等同起来，“美”明显偏向了女性性别。只是如何得出这
个“美”的意义，各种时代大有不同。
《说文解字》云: “美，甘也，从羊从大。”宋徐铉注说:

“羊大则美，故从大。”“美”归入“羊”部，倒不如归入“大”
部。而马叙伦认为中国文化中最早的“美的观念是起源于
女性的美丽和对这种美的感受”①。“美”字从“大”就如同
从“女”一样，“女”就是“美”。
在文字训诂学中，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文字如何通过

形与意建构成一种性别符号。如在《方言》卷二里从“女”
的娓、娃等都训“美”; 在王氏疏证的《广雅 －释诂》中嬴、姗
等字也训“好”或“美”。而且与女子容貌身体联系在一起
的字:“妩”、“媚”、“姝”、“妍”、“姣”、“娇”、“姹”、“娥”、
“婵”、“嫣”、“婷”、“婉”、“娟”、“娴”、“姿”、“婀”、“娜”等
等，都含有“女”字，这些文字符号构造，是性别文化历史的
痕迹。②

反过来，每个时代“美”的符号意义标准，也制约着女
性形象的文化建构。《诗经》时代的女性美的赞语，也是女
性价值及其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，它开创了古代女性最早

的“美学模式”。此种模式是“从大”。《卫风·硕人》:“硕
人其颀，衣锦#衣。”《陈风·泽陂》: “有美一人，硕大且
卷。”《唐风·椒聊》:“彼其之子，硕大无朋。”前例是颂贵妇
人庄姜，后两例称颂的是平民女性，无论评价哪个阶层的女

性，“硕人”为美是当时的普遍标准。所谓“硕”，《尔雅·释
诂》:“硕，大也。”“硕人”，即高大健美的女子。而且，这种
高大，不一定是体态上的，也包括精神气质的饱满高扬。清
人方玉润说:“夫所谓硕人者，有德之尊称也。”③《庄子·逍

遥游》中的女性: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
淖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于

四海之外。”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高远境界。先秦以“硕”
为美，并不完全出于男性的性别欲望眼光，而是保持生存的

状态需要。“硕人”高大壮硕的身体，更能胜任各种体力劳
动，并有利于生育，以缓解春秋战乱频繁，人丁稀少的困境。
这与《诗经》中其他诗篇，如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王风·采葛》、
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所反映的女性生存需求一致。
中华文明进入儒教为中心的阶段，情况就变化了: 汉乐

府不少歌词说到女性美。《东城高且长》中的燕赵女子“燕
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”，《东飞伯劳歌》里“开颜发艳照里
闾……窈窕无双颜如玉”，无瑕美玉，素净温雅，一直影响着
后人的女性审美观念。
到文人诗词兴起，对女性的外貌赞美，强调阴柔，以与

男性对比。比如苏轼《赤壁怀古》，全词飞动沉雄，气势雄
伟，加入一句“小乔初嫁”，就顿添了“英雄美女，天作之合”
传统性别气质对比意味。辛弃疾的《水龙吟》，结尾处“倩
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$英雄泪”，是豪气中添一份柔情。
这样的描述，并不是提升古代女性处境。自古以来的

性别文化符号，由男性创造，却用来制约女性。词学家叶嘉
莹的描述很有意味，“词中所写的女性乃似乎是一种介乎写
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”。④她的意思是说，
此种女性形象标准，是建构出来的，是男性他者眼中的

“美”，而且是现实与幻想交织的一种复杂的性别回应。
女性自己缺乏言说权，只能沉默地接受这个标准，哪怕

歌者大都是女性，由于古代社会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，音

乐、歌声、形象都难以记录，词作者就成为歌的拥有者，而词
作者绝大多数是男性。所以我们可以说: 哪怕歌词是女性
第一人称，这些歌都是男性强加于女性，这个歌里的意义标

准，只能是男性眼中的女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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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当代文化中的歌曲主体

当代社会的歌曲生产与传播方式非常不同: 当代歌曲，

是歌者之歌，在与词作家 /音乐家 /歌手 /传播公司组成的复
合创作主体中，演唱成为整个生产流程的核心，而且得到听

众的认同。歌者成为歌的主人。社会只知道一首歌是“邓
丽君的歌”、“王菲的歌”，哪怕词曲作者是男性，都湮没不
彰，因为他们都是为女歌星的演唱而量身定做。⑤如果宋词
是“男子作闺音”，⑥假拟女性主语让女乐唱，当代歌曲就是
女歌星建立一个创作团队，雇佣男性或女性的词曲作者，为

她作歌。女歌星是真正的主体。如此产生的“女歌”，歌者
是女性，接过去传唱的歌众绝大多数也是女性。⑦

这就为女性创造了巨大的自我言说空间，照例女性可

以展现自己对“美”的构想和塑造能力。尽管这种自我书
写，承受着压力和偏见，男性注视中的“美”，依然是一个具
有威慑力的文化符号，但是女性言说中，如何塑造自己的形

象，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符号学问题。
本文研究的结论是: 当代女性歌曲中的性别意识，多样

多变，让人惊奇的是可以看到对社会主流性别编码的屈从，

即自我矮化。大多数“女性歌曲”自我塑造的女性形象，比
现实女性更加保守，更加“女性化”，更像是传统社会女性
社会“女性美”的现代翻版。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性
别文化现象，值得仔细辨析。
最明显的，最严重的性别异形编码，是女歌中女性的自

我物化，即把自己比喻成男性占有并使用的一种器物。
自古以来，在男性文本中，“花”经常作为一个喻体符

号，多为对女性的赞美，而这种赞美，掩饰不了一种身体消

费的渴望。但在当代女性文本中，依然经常自称为“花”，
而且依然是作为供男性消费的对象。女歌手田震的歌声类
近摇滚，常充满叛逆气质。但是她的这首《野花》，其“自我
矮化”的程度，出乎意料:

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静静的等待是否能

有人采摘

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 拍拍我的肩我就会

听你的安排

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她也需要你的抚慰 别让她在

等待中老去枯萎

不过当代流行歌曲中，女性自我物化的比喻更为多样。
这首《女人如烟》就是一个典型:

那天你用柔情将我点燃 我开始变成你手中的烟

你轻轻地将我含在唇间 我的身姿弥漫了你的眼

你漫不经心燃烧我的生命 我也心甘情愿做你

的烟

你说过聚散离合随遇而安 可我来世还要做你手

中的烟

想我了就请你把我点燃 任我幸福的泪缠绵你

指尖

化成灰也没有一丝遗憾 让我今生来世为你陪伴

“烟”是男人最典型的一种消费品，它也常常作为男性的一
种性别符号被使用。“女人如烟”，这个貌似新奇的性别符
号，一旦进入歌中，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异。“烟”被点燃，
显然是女性不仅自我物化，而且主动要求被消费，正如《野
花》中等待“被采摘“。这首歌中，出现一连串强调性的副
词“也”、“就”，以及表意愿的情态动词“请你”，“让我”等，
强调再现了女性主动把自己置于被动、低下地位，表现出女
性对主体性的一种主动放弃。在这些语词符号使用过程
中，显示的是女性“被消费”的诉求，并以此获得“幸福感”。
以香烟自喻，可以说是新奇，但是赋予意义的过程却是典型

的“符用途径”:“不是符号给使用以意义，而是使用给符号
以意义，使用本身就是意义。”⑧这种女性被充分内化了男
性文化的自虐行为，带来的结果不仅使女性形象遭到严重

扭曲，女性价值被彻底贬损，反过来更会助长当代社会男性

物化并且“性化”女性的倾向。
注视与被注视，是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，是欲望不断演

绎的符号游戏，就像黑格尔讨论的主奴辩证关系: 注视者与

被注视者，只有对方存在自己才能存在。然而这两者，究竟
谁是主体? 谁为客体? 谁又为主? 谁又为奴?

毫无疑问，传统性别文化将女性塑造成男性注视的最

大符号资本。女性通过他人的注视进而建构自我认同。正
如这首《我只为你美丽》所唱:

朋友说我越来越像你 是不是因为我太疼你的

关系

还是爱情的魔力 而如果日子它这样的继续

能不能在有你之外还有自己 还有自己

我只是有些怀疑 就是这样爱你 我只会为你

美丽

女人的价值是由男人的眼光来测量的。反过来，“我只为你
美丽”，女性的这种价值自许，正如吉登斯指出，“是一种受
强调的女性气质，是拥有霸权的男性的一个重要补充，因为

它倾向于适应男性的兴趣和需要”⑨。女性过于依赖他者，
而矮化自我的存在意义，似乎又返回被“美”禁锢的性别文
化起点，正像温德尔描述的那样，“女人很难感到自己美。
只有当某人感到我们美时，我们才变得美”⑩。
“美丽”作为女性的资本，一旦被男性占有，就转化为
男性权力的象征，“男子的占有欲、观看欲和女子的被占有
欲、性炫耀是互为因果地存在于父权社会的，这造就了人体
审美中的一种奇特的，心理不对称现象: 男性喜欢欣赏女性

人体，女性也喜欢女性人体。女性人体是被欣赏的对象，是
公共财产”瑏瑡。
性别文化的意识形态，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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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塞的说法，“是个表象体系，但这些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
与‘意识’毫无关系; 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意象，有时是概
念。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，因而不通过
人们的‘意识’。它们作为被感知、被接收和被忍受的文化
客体，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他人”。瑏瑢

在男女之间的爱情战争中，本来是男性的性别焦虑，不仅被

无意识的男性性别控制转移到女性身上，反而进一步让女

性陷入一种无法自我意识到的情感困境中。男性文化在漫
长的传统社会中已渗透为一种集体无意识，它不但使男性

凌越于女性之上，同时也造成了女性的自我鄙弃。
数千年传统性别文化，对女性性别角色、社会地位，甚

至赢得男性爱情的标准，都已形成坚固的符号定型，这种定

型压力，构造了一种不平等两性关系，并不断受到强化，导

致了女性的节节退让，女性的独立人格、内在潜能与个性特
征逐渐被消解，以至于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丧失，就如这首

《所以让我爱你》中的女性形象:

你为什么不让我爱你，而又偷偷吐露你的情意

你为什么不让我爱你，而又让我知道你的消息

该知道没有你的日子，难免有那么一点空虚，寂寞

的心没有人在意

所以让我爱你，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关系

在歌中，女人的提问，得不到男人的回答，女人的无数个“所
以”，也没有一个有力支撑自我的“缘由”。最后抵达的是
一个放逐个体人格的什么“也没有关系”。就像西蒙·波
伏娃的看法:“总是想去保持适应和安排，而不是去破坏和
重建，她们宁肯妥协和调整，也不愿意去革命……可想而
知，如果她们非得受苦，那么她们宁愿去受已熟悉的苦，也

不愿意去冒险。”瑏瑣

女性被动与茫然导致的是女性的自我伤害，不仅如此，

女性置身于男性文化主宰之中却不自觉，反而参与男性文

化对自我的压制，从而成为被动与主动的双重奴役者。

三 社会地位与自我形象之间的悖论

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有长足变化的当代中国，为什么依

旧出现女性自我矮化的严重现象? 为什么“女歌”中要频
频抒发这种弱者情感? 为什么女性在爱的付出上增加，而

获得被爱的权力却减弱? 这些问题并非考察当代文化中一

个层面就能得出答案，它必须从文化的多个维度进行综合

考察。
首先我们看到传统性别文化的符号定型力量。性别文

化的建立，需要靠两性爱与被爱能力的培养与创造。在中
国漫长的性别文化发展史中，这两种能力的发展，长期处于

一种权力不平衡的文化制约中。女性需要通过各种因素获
得男性的拥有，继而获得一种代表自己归宿的符号象征，即

婚姻关系。而男性像拥有一项战利品一样拥有女人并视为
男性权力符号象征。

人类学家列维 －斯特劳斯很早就分析过最早婚姻和亲
属之间的权力交换关系。他声称:“所有社会里，是男人给
了女人婚姻。”列维 －斯特劳斯将这种婚姻视为具有三种要
素的交易: 接受者( 丈夫) ，给予者( 舅舅或妻子的兄弟，或

其他具有类似关系的人) 和商品( 妻子)。按列维 －斯特劳
斯的观点，女性在最早的人类关系建构中，扮演的只是两个

男人之间的两种权力的商品交换角色: 女性由父权的拥有，

转移到夫权的拥有，角色由女儿转换为妻子。其间女性并
没有自我价值，她们拥有的只是交换价值。反过来，既然男
性用女性作为交换而获取的权力，也会构成男性恐惧失去

权力的焦虑的起源，这种权力焦虑加重了男性对女性的主

宰和控制，并演绎成强势男权文化。男权文化的发展，实际
上也就是不断制造一系列不平等的性别秩序，这其中包括

男女的社会地位，性别角色，甚至男女不同性别气质的规约

符号。
在这过程中，男性形成的权力焦虑，也会转嫁到女性身

上: 女性会恐惧父权能否达成这笔交易，并保证在男方家庭

中永久的归宿感。这种心理深度演化成女性区别于男性的
“低期望的自我贬抑”的归因模式，即把成功归因为运气，
把失败归因为缺乏能力。瑏瑤

这也是我们在流行歌曲中最易感受到的，情歌表达可

以千变万化，但大部分男性的基本情感和态度并没有变: 男

性不断表忠诚，夸耀式的忠诚。“忠诚”成为一个特别的
“符号”，泄露出男性的独占之心，权力欲望。相反女歌文本
中的忠诚，大都通过自我矮化获得的。
这些文化各种表意的性别符号特征，深深地植根于文

化主题的感情态度之中，而它们“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
性的表象( 意象、神话、观念或概念) 体系，它在给定的社会
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”瑏瑥。我们在歌声中也能听到女性
挣扎的声音，就像这首《柔弱女子》:

虽然离开你 我仍然是完整的自己

因为我不是柔弱的女子 爱情不是唯一的目的

所以不要期望我 用哭泣满足你的自信

这应该说是当代流行歌曲表现女性与男人“自信”，找回
“爱”的能力的歌曲，歌词前面部分，是一种肖沃尔特所说
的“双声话语”，同时也“体现了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、文
学和文化传统”瑏瑦。
时代正在巨变，这种性别意识也会发生变化，但其变化

速度与社会其他方面相比，缓慢得多，似乎它在文化中根扎

得越深，与人们不自觉的潜意识关联得越紧。就像波伏娃
所论，“男人一旦将女人变为他者，就会希望她表现出根深
蒂固的共谋倾向”瑏瑧。女性矮化来自于传统性别文化符号
对女性的定型压力。但传统性别文化符号，也是女性不自
觉与男性共建结果，因而也成为男性、女性共同的性别符号
枷锁，要打破这个枷锁，需要男性女性的共同努力。
其次我们看到的是消费时代的性别符号困境。当代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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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文化还有意想不到的另一面，完全不同理解的方式: 制造

符号需要，制造欲望符号。在当今消费娱乐社会中，女性作
为符号消费品的重要性，作为观看和欲望对象的重要性都

在提高。观看权与被观看权竞争中，女性被肢解成一个个
制造需要的符号资源，被植入经济发展轨道。这种趋势，并
不仅仅只出现在流行歌曲中，也弥散在当代文化各种层面

上。在这种文化符号动力的合流中，女歌中女性自我矮化
倾向也是向消费社会妥协和靠拢的一个特别符号表征。
当代歌曲中，尤其在更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歌曲中，女性

的自我信心开始提高，虽然女歌中女性依然唱被爱的快乐

与痛苦，但对于被爱的信心明显增强。比如，蔡依林演唱的
《爱情 36计》，唱出了“我要掌握遥控器”，体现出女性自主
的一面。再例如在大学女生中盛行所谓“半糖主义”( 此词
来自于台湾少女组合 S． H． E 的《半糖主义》) ，即在恋爱中
回避过分的甜蜜浪漫，代之为独立的一面。但是如此洒脱
的歌相对而言是少数，大部分流行的歌曲依然把爱情说得

甜甜蜜蜜，把女性视做温顺、需要呵护、需要男人时刻安慰
的形象符号，这不是社会真实的完全反映。
据张静、龚宇文《流行歌曲的传播与大学生的心理及行

为分析》瑏瑨一文女性对旧有男友的情感态度来看，女生选择
“恋爱 －婚姻为目的”这一传统爱情观比男性还低 3个百分
点。但是对“如何与前任恋人相处”这条问卷答案，男性选
择“还可以做朋友”，而大部分女生选择“不再相见”。女性
对爱情专一更强烈的要求，显然是新一代女性对爱情态度

并没有完全变化的表征。女歌中的女性主动权虽然可以
“想唱就唱”，还没有到“想爱就爱，想爱谁，就爱谁”。情感
上的解放，比经济上社会上地位迟缓得多，这就是我们可以

在其他艺术体裁中找到先锋的女性意识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可

以找到“女强人”形象，但在当代流行歌曲中却很难找到女
强人之歌。
大众文化代表的是大众价值观念，流行歌曲唱出的是

大众的情感态度。解放女性毕竟只是女性中的要求，大部
分女性在解放意识上滞后，而大众文化，尤其是流行歌曲，

使女性趋向于妥协，而迎合大多数人的需要。
据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0》抽样调查显示，

2009年 19 岁以下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118: 100，城
市人口的性别比为 115: 100，已严重偏离正常的男女性别比
例。今后几年，随着这部分人逐渐进入婚恋交友的高峰，男
性择偶更加困难。报告中说，20 － 34 岁的单身人口，随着
年龄增长，男性的比例也逐渐增高。世纪佳缘公关总监任
佳男认为，当下“剩男”问题远比“剩女”更严峻。
然而，这种人口比例显示出的现实中的女性性别优势，

似乎与流行歌曲符号性别无关: 女性依然在继续自我矮化。
流行歌曲维护的依然是性别文化固有的群体心理: 男人需

要女性的矮化衬托他们的自信，而女人也只用通过矮化自

我，才能保持她们在感情中的地位稳固。
女性的妥协，实际上从反面证明爱情在当今社会性别

心理的严重变形: 人们有对美好感情的需要，但现实却让人

更朝实际方面考虑问题。卡罗尔·吉利根说女性“有了声
音，便有了路”，瑏瑩她的意思是女性要拥有自己的符号文本，
控制自己的性别身份。但本文证明的是: 不解决主体的“自
我身份”问题，在女性的歌声中，女性依然在不疲倦地把自
我矮化进行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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